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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一所大学举行校长与家长见面会。 受访者供图

吴凯没想到，时隔22年，他再次坐进同济大学四平校区的大礼堂，
是来开“家长会”。

18岁的女儿成了他的校友。这一天，可容纳3000多人的礼堂座
无虚席，还有人坐在台阶上。家长从全国各地而来，现场很安静，少有
人交头接耳，舞台上拉着“校长与家长见面暨2025级新生信息发布
会”的条幅。校长和各部门负责人介绍学校的教学、科研、升学、就业、
后勤情况。

8月底，在吉林大学某学院，姚叶按时到达新生家长会会场时，已
经没有空位，她站在台阶上听完了会。会议结束后，她看到一些家长
围上去，询问辅导员电话。

在陕西省某综合类一本院校，专业课教师梁林在2023年第一次
听说要开新生家长会，她很惊讶，“成年人为什么不能为自己的学业和
选择负责？”她在大学工作十几年了，开家长会是新鲜事。

在华东地区一所双一流院校，张星星做了12年辅导员、2年专职
心理健康教师，在她工作过的学院，新生家长见面会已成惯例。她说，
十余年中，参会的家长越来越多，举办见面会的场地越来越大，会后提
问的家长越来越多。她也开始听到家长这样的提问：有没有家长群？

当大学遇上“家长会”“家长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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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大学家长群众生相

据不完全统计，2025年，至少有50所本
科院校、高等职业院校举办过线上或线下新
生家长会，多以院系为单位。

新生家长会正在高校间成为新“惯例”。
家长均为自愿参加。

吴凯和姚叶对这次见面会的印象都不
错，感受到学校的用心，对学生的重视。与
刻板印象中的“家长会”不同，这更像一场
讲座。各学校、学院的教育理念不一，但记
者梳理发现，高校新生家长会上，经常出现
的几个关键点是，转变角色、学会放手、关
注学生心理健康。2020年，浙江大学爱丁
堡大学联合学院新生家长会上，院长说到，

“妈妈们不要再那么焦虑，爸爸们不要再那么
威严”。

这几年，大学家长群也在变化。今年8
月还没开学，吴盈盈就进入了儿子大学的

“民间”家长群。这是一所位于上海郊区的公
办本科院校。群聊由一位指导志愿填报的机
构老师建立，聚集一些该校在上海的家长，
有200多人。在这个群里，家长们又组织出
各学院的家长群。记者了解到，在厦门一所
大学，还有家长自发建了宿舍家长群。在一
个北京地区的名校家长群中，家长们讨论
过，希望孩子能在大学里谈段恋爱，有人
说，群里这些在北京的家庭，孩子们背景相
当、成长经历相似，如果能结合很好。由此
产生过线下的联谊会。

吴盈盈所在这个200多人的家长群里，
聊天内容细碎，开学前最热闹，每天有几百
条。那时候，家长们讨论，宿舍的床什么尺
寸，怎么准备床单床垫，生活费给多少……
开学了，家长们讨论：新生手机卡在哪里
办；孩子们在学校餐厅的饭如何，孩子能吃
好吗？

开学后，吴盈盈看到有家长说，孩子和
室友闹矛盾了。群里其他家长来劝慰：“小朋
友（之间）过两天就好”“干脆就不跟孩子说
什么，让孩子自己处理”。

在成年的节点上，一些家长在探索和孩
子相处的新边界。今年秋天，一位生活在北
京的家长把女儿送到西安上学。女儿的性格
一贯独立，对于大学的新生活，她不敢问太
多，不过，她带着有点愧疚的心情进入几个
家长群“潜水”。有孩子喜欢给父母分享细
节，发些校园生活视频，这些家长会转到群
里，其他家长“带着嫉妒的心态捡点大学碎
片解馋”。愧疚是因为，她觉得女儿“不喜欢
别人去窥探她的生活”。

她也感觉到有的家长操心太多了，比如
有人去研究孩子校园卡每天的消费数字，“我
会觉得有点监控感，我们家孩子肯定不会允
许这种事发生的”。

群聊也成为家长社交的渠道，在吴盈盈
的家长群中，有人把自己备注加上“男孩”
或“女孩”，女孩们的家长会互相联系，寻找
同一栋楼、离得近的孩子，接送时能拼车。
这所学校距离市区远，放假时，有大学生坐
地铁回家单程要2个多小时，一些家长舍不
得孩子奔波，会请半天假去接。吴盈盈还记
得有家长说，孩子不在家，他们提不起劲
儿，吃饭就简单对付一下。

吴盈盈觉得，这个“民间”家长群挺缓
解她的焦虑，孩子入学，“一无所知的话，可
能更紧张”。在她看来，这是一个家长间精神
支持的阵地。她觉得群里家长虽然对孩子很
关注，但也是通情达理的，尊重孩子意愿
的。有人也在学习放手。遇到焦虑的新生家
长，高年级学生的家长会说：“不要想太多，
孩子进去以后会慢慢独立的，不用太操心。”

这个“民间”家长群里，家长们会讨
论：如果学校能建个“官方”家长群就好
了，这样，一些信息可以提早知道，例如，
四六级考试、学科竞赛、文体比赛报名。

“官方”家长群在一些学校存在，运营方
式各异。山西省一所省属本科高校的辅导员
赵志鹏告诉记者，他的学院要求辅导员建立
家长群，平时发些什么内容，由辅导员掌
握，一般发布放假、专业分流等通知。而在
安徽某省属高校，辅导员王晓光告诉记者，
按学校统一要求，每个学院都建了家长群。

在家长群里，王晓光很少发消息，注意
着和家长联系的“边界”。群里家长也观念不
一。曾有人问他能不能发学生成绩单，遭到
群里其他家长的反对，“都多大的孩子了”。
他还注意到，不断有家长退群，“可能觉得很
无聊”。

不是所有辅导员都有让学生舒适的“边
界感”。去年有段时间，广州一所大学的女生
秦婧经常因为家长群和家长吵架——一位短
期接管他们班级的辅导员，会在群中分享学
校活动的各类视频、推送，例如班委开会视
频，甚至夜跑活动的打卡、考勤情况。“家长
可下载软件KEEP，关注孩子运动数据。”“希
望家长们鼓励孩子积极参与每周一次的学院
体育锻炼。”秦婧在群里看到不少家长热情回
应辅导员，“正能量的……我们都会极力支持
与配合！”有家长在夜跑视频下回复说：

“对，多组织一下他们锻炼身体！”
那段时间，妈妈会来问她，为什么照片

没有你？你是不是错过了什么？上大学就是
要积极一点。

梁林所在的学院也有以年级为单位的家
长群。她想，如果她是学生，她会感觉不被
尊重，“原因是我成年了，有事直接和我
说”。她曾私下问学生“怎么看”，有学生说

“无所谓”，有学生表示“习惯了”，从小就是
被家长群打卡着长大的。

“双向奔赴”

作为大学新生家长，吴凯和姚叶都是第
一次听说大学也有家长会。大约20年前他们
读大学时，家长与学校的联系很少。

2000年，姚叶从山东农村出发，跟着同
乡的学姐来上海上大学。父母没来送她，“心
疼钱”，往返的交通费不是一笔小钱，那时父
母一年只给她1万元，去掉学费，一年只剩
下3800元生活费。大学4年，父母对她的学
校几乎一无所知。

2000年，大学家长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
率尚低。她宿舍4个人，只有1人的父母读过
大学，有位云南的室友说，她来上海读书，
要坐驴车、三轮车、公共汽车、火车，家里
也没有电话机。梁林也是大约20年前读大
学，她说，同学们多是家中第一位大学生。
而等她成为一位大学教师，进入中年，不少
学生家长都有大学经验。

“我们那时候都是新手拓荒，现在都是带
着攻略刷升级。”梁林说。

她还兼任过本科班级的班主任。去年，
她参与过一次小规模的线下家长座谈会，有
十几个人。她记得，家长对转专业、考研、
考公、考编、就业、保研率格外关注。虽然
学生刚大一，但家长提问都和“出路”相
关。这所学校排名不低，“按理说，都是刚刚
获得高考胜利的学生家长，看不到轻松，看
不到释然，看到的都是新一轮竞争开始了的
紧张感”。

她还记得，散会后，学生助管被家长拉
住问：参加社团有什么好处；周围租房市场
怎么样；想来大学旁边陪读，需要办什么手
续。而她参加的那次线上新生家长会，还邀
请了高年级优秀学生家长分享教育经验。那
位家长讲话的题目是《最好的花匠是爸爸妈
妈》，家长说：我也没什么想法，就简单准备
了7点。

几位辅导员向记者介绍，家长会、家长
群中所有信息，学生都有自己的渠道获知。
梁林认为开大学家长会主要目的是缓解家长
焦虑，对学生几乎没有意义。

但很难说，信息渠道变多有没有引发新
的焦虑。

梁林记得多年前读大学时，她和同学不
怎么焦虑“出路”，而是眼前的事，“这次考
试能不能及格，四级能不能通过”。当时接触
信息的渠道也很少，“还能保研？保研是啥？”

在辅导员们看来，家长会和家长群的产
生，基于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近10年来，

“家长”在辅导员的工作中存在感在变强，但
又可能强化了这种现实。

在安徽某省属大学，王晓光做了12年辅
导员，这几年，新生报到后，他总要回答很
多这样的问题：辅导员，去哪里取快递？我
寝室里面有老鼠怎么办？我寝室的下水道堵

了怎么办？在2013年他刚刚工作时，这是极
少被问到的问题。

有次，他回复学生说，这件事是你自己
可以处理好的。学生发给他一个截图，是自
己和家长的聊天截图，表示“我跟家长讲
了，家长让我来找你的”。有的学生在请假时
会特别提到，“我家长已经同意了”，这让他
有点哭笑不得。

有了家长群后，很多家长加了他微信，
于是，他经常接到家长的电话，往往是孩子
联系不上时，让他帮忙去宿舍找人，确认安
全。他无奈的是，有时，孩子可能只是半天
没有回消息，或者和家长闹了矛盾，不想回
复。他感觉到被迫介入了家庭矛盾中。

在华东地区某“双一流”高校工作的张
星星看来，这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

“学生的（自理）能力在减弱的过程中，家长
的参与度就在增强。”她从2011年进入这所大
学工作。

她印象最深刻的变化是，每年夏天，学
院会安排他们在热线电话值班，过去，只有
在招生时，有相关电话打来；大约从2017年
开始，招生工作结束后，电话响起的次数越
来越多，大部分来自家长。电话问得最多的
是生活——怎么能住到向阳的宿舍？给孩子
带些什么东西？学院的值班电话一直都是公
开的，但“以前的家长不问的”。她记得，自
己十几年前读大学时，这样的信息一般是新
生自己找学长学姐打听。

大约2019年，张星星遇到了家长打电话
问有没有家长群，“能发一点小孩照片过
来”。她很生气，不知道为什么这种在幼儿园
发生的问题会发生在大学，“你儿子已经长大
了”“不可能24小时盯着他的”。

另一重“双向奔赴”发生在学校和学生
之间。

张星星介绍，近些年新形成的惯例是，
在录取结束后，由高年级学生担任班级助
理，在开学前一个个把新生找齐，建“官
方”新生群，并在群中告知，不要轻信社会
上的新生群。“这种行为也是历史发展的结
果，再早以前是没有的。”

张星星说，这是因为，信息渠道越来越
多，辨别难度提高。一些商家组织新生群，
在群里推销商品，发布不负责任的信息，导
致有学生被骗。为减少这种情况，他们只能

“把手伸到更前面去”，“找齐我们的孩子在哪
里”，她知道社会上对于大学高中化管理诟病
很多，但她觉得“我们是被迫被推着走的”。

在辅导员王晓光就职的学校，学生的被
诈骗率要作为辅导员考核的一部分，每年会
有量化排名。这带来的结果是，辅导员某种
程度上要为学生被骗而“负责”。

张星星感觉到，最近十几年，进入了一
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但大学新生的“社会
化”程度在降低，她认为这与大学前教育有
关。于是，大学也要服务于更晚熟的学生，

“就要解决他高中没解决的问题”。
张星星做辅导员时会常去学生宿舍，发

现一种新现象，有新生到宿舍后就先拉群，
有时几个室友面对面，也在群里说话。

她觉得，现在大学生最缺少的是“体
验”，真实地感知生命的过程，和人、和社会
产生链接。过去，由于经济原因，很多学生
做兼职，勤工俭学，她认为那也是一种宝贵
的对“生存”的体验，现在缺生活费的学生
在变少，流行的是抓紧时间学习，保研、考
研、考公、考编。

前述广州某本科院校大二学生秦婧对此
有所体会，回忆大学前的生活，她想到的是
一种“空白”。她告诉记者，从小学四年级
起，她几乎所有的周末都有补习班，“奉献给
作业”，现在她几乎想不起来一个属于自己的
周末。她对自己大学生活的期待是，“休
息”。因此，她不愿意配合辅导员在家长群中
的琐碎“倡议”，积极参与被安排的活动。

“时间一直在被占用，从没有放下手中的
东西想想更喜欢做什么。除了学生，我还是
谁？”秦婧对记者说。

“学以成人”

在张星星就职的大学，2017年后，由于
家长和学校沟通的需求在增长，辅导员们讨

论过是否要建家长群，最后没有建。
她记得，她当时所在学院领导理念是

“学以成人”，指的是，（学生）来大学是来
“成人”的，要用“成人”的方式去思考和行
为，因此，大学不适合和家长联系太多，“教
育理念上你要把握住”。而且，一个辅导员至
少要负责200个学生，也确实很难分出精力。

张星星记得，这位领导开会时讲，“我们
不要把他们叫‘孩子’，我们就叫学生。”

这也是专业课教师兼班主任梁林的观
念。她觉得，大学生大部分年满18岁，18岁
标志着自然人从受特殊保护的未成年阶段进
入独立承担法律责任的成年阶段，具备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她觉得，大学应该是个能让
学生逐渐脱离家庭、在社会上自立的宝贵过
渡期。

王晓光也总在大一的班会上提醒，我们
之间的关系是成年人之间的关系，不能事事
找辅导员。但成年人之间的尊重是双向的。
王晓光无法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请假需要
家长来发短信、打电话。他说，有学生疑
惑，我的主体性何在？

面对这样的问题，他只能说，要走学校
的流程。他对记者介绍，目前学校的规定
是，学生即使在周末、节假日离校外宿，也
要家长打电话或发短信，表示知情。他坦言
目的是给学校“免责”。重庆某高职院校一名
大一学生对记者介绍，在她的班级，学生节
假日离校外宿，甚至需要家长在家长群中请
假，告知学生离校的详细原因，例如家里有
什么事，去哪里，看什么病。

王晓光和学校其他辅导员也曾多次向上
级反馈，提出，像请假这样的事，学生作为
成年人可以自己来。但得到的总是一句无奈
的话：出了问题谁来负责？

王晓光和赵志鹏已经相当注意，不在家
长群中发让学生不舒服的“越界”信息，只
发放假等通知。但他们也承认，家长群中的
通知信息，主要目的也是“免责”。例如，放
假信息其实是公开的，在家长群中特别通知
并提醒家长注意防范安全问题，一部分是为
了规避这样的情况：学生和家长谎称在上
课、假期外出做其他事，出现安全问题后，
有家长来学校追责，认为学校没有尽到告知
义务。

“不管有没有道理，他们更偏向溺爱孩
子。”“我们跟家长是合作关系，现在演变成
了一种服务关系，有的家长当这是一个问责
机构。”赵志鹏说。

梁林对一件事印象深刻。在她的学
校，单次挂科，被认为是学生可以为自己
负责的范围。但当学生挂科，且补考也未
通过时，班主任要给家长打电话进行“学
业预警”。

她同事遇到过这种情况，给学生家长打
电话告知学生挂科且没有参加补考，家长立
刻质问班主任，“那为什么考不及格不告诉家
长，为什么补考的时间不告诉家长。那现在
没参加补考，是不是老师也有过错”。

但赵志鹏也觉得，大学生正处在一个可
以为自己负责，但也不可能事事负责的中间
阶段，确实需要辅导员和家庭引导。这个角
度讲，家长群有一定正面作用。放假时间等
信息告知家长，至少可以避免自制力差的学
生瞒着家人去做越轨的事。

浙江大学给家长寄送成绩单的新闻曾引
发热议，当时校方回应媒体说，此举是为了
保障家长的知情权，“虽然学生已经成年，但
学费是家长提供的，家长知情权还是需要
的”。

据记者了解，在985高校中，辅导员常
由研究生兼任，“官方”家长群不多。但在学
生自制力相对较差的高职院校，辅导员常常
由经验丰富的老教师担任，这些学校中，家
长的参与度也更高。

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陈志文接受澎湃新
闻采访时曾说，一些学生到了大学，因为打
游戏挂科，或者出现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时，就需要家长的协同配合。

家长群有时还能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2022年上海新冠疫情封控时期，“复旦一家
亲家长交流群”中，家长自发组织为学校捐
献物资，捐助防疫口罩和牛奶，减轻了学校
生活物资压力。

“家校协同”在大学

赵志鹏提到一种惯性，这代学生成长
中，从小学到高中，基本都有家长群。2025
年入学的大学新生，大部分出生于 2006、
2007年。这届学生进入小学时，微信、钉钉
等社交软件已经上线。

陈志文曾撰文指出，大学新生家长会，
只是大学迎新过程中一个针对家长的活动。
国外很多大学在新生报到时，会给家长单独
安排一些活动，主要是让家长熟悉学校的历
史、文化、校园环境等，加深家长对学校办
学理念的了解。他认为这不必大惊小怪，但
他认为，必须强调的是，大学新生家长会并
不等于可以日常化。

2023年 1月，教育部等十三部门联合发
布《关于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
意见》，提出“到2035年，形成定位清晰、
机制健全、联动紧密、科学高效的学校家庭
社会协同育人机制”。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答记者问时表
示，该文件出台背景之一是着力破解存在的
突出问题。近年来，各地积极探索推进学校
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取得了明显成效，但还
存在职责定位不够清晰、协同机制不够健
全、条件保障不够到位等突出问题。

此前有研究谈到，高校家校共育又有其
特殊性，双方共同面对的是成年人，其伦理
要求更复杂。

“家校协同”理念要如何延伸至大学，仍
在探讨中。

几年下来，赵志鹏觉得家长群没起到什
么实际作用，且可能引发新的问题。例如他
不知道，如果家长在群里产生争吵怎么办，
难道调解家长矛盾也成了辅导员的工作？而
且，如果是在未成年时期，老师和家长联
系，家长作为监护人可以管孩子，但在大
学，家长跟学生各自有想法。

赵志鹏说，如果能做到精细化的“家校
协同”，对学生成长确实是好事，例如可以

“一生一策”关注到学生成长，根据学生家庭
状况，调整对他的引导方式。他觉得，有时
候，家长群变成“家校协同”理念一种变味
的、形式主义的措施。

在西南地区某师范类高校，大三女生郭
楠楠印象最深的一次家校互动，是大二刚开
学时，辅导员举办的线上“家校联席会”。

当时，30多个学生在一个会议室里轮流
发言，汇报上一学期自己的收获，开了摄像头，
家长在线上会议观看。郭楠楠记得，这场会议
气氛是偏严肃的，有同学写了稿子念。不约而
同地，同学们说的都是分数、排名、学生工作的
成绩。她加入了吉他社，但也没提，觉得“上不
了台面”，会被家长批评。

平时，在家长群中，辅导员也曾分享过
学生的大小事，有时学院举办读书活动，把
几位学生的读书笔记做成推送，也发到群
里。有家长会在下面竖起“大拇指”。她也被
家长问过好几次：为什么你不参加？她觉得
这很“莫名其妙”，每个人喜欢读的书不同，
同学就算写得好，和她没关系，“又不是要去
参加高考”。

但家校联席会这天，她感到尴尬，“我啥
都没有，我什么都没法说”。

她对记者说，大学两年多里，她最大的
收获是无形的，“想明白了很多道理”。从
前，她觉得自己的学校不够好，恐惧毕业后
的生活。现在她感觉人生还很长，什么都有
可能发生。朋友说她变化很大，以前遇到困
难，她很容易自暴自弃，“觉得整个人生都没
有希望了”，现在可以很快恢复过来。

她说，这种转变是因为她慢慢意识到，“我
以后的人生是完全靠我自己”“慢慢觉得发生
一件事，我就算自暴自弃，也没有什么用”。

在一门法律选修课上，老师问他们怎么
定义“成人”这个词。老师给的答案是：真
正的“成人”是，你可以为自己做的一切事
负责。她觉得，负责不是不会犯错，是意味
着，在做一件事的时候，就应该想到后果，
自己去承担这个后果。不过，她觉得她现在
还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成人”。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来源：中国青年报


